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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佛菩薩、師父上人、各位法師、各位善知識：阿彌陀佛

今天想跟大家講兩個故事。兩個故事都是關於念頭（就是妄想）的重要性。
第一個故事是：上人在香港的時候，當時有一群小居士跟著上人學佛法。這些居士都是家人帶到廟上拜佛，他們家在香港都算是有錢的，他們當時都正在讀書。個個都很喜歡親近上人，跟上人說話，聽上人講故事。其中有一個很聰明，而且她學法器很靈敏，學得很好，她的唱腔比出家人唱得還好。很多時候的法會作喪文，法師都不做，叫她做，她就做了。她的善根非常深厚。當時有人問上人，這個小居士是什麼來頭？上人說，她以前都是上人的弟子，不只一世。他做過四世的方丈。有一生他做方丈的時候，打了一個妄想。是什麼妄想呢？以前古時候很多的達官貴人，那些做大官的、有錢人上山進香都很隆重，有很多丫鬟陪同，有很多家丁，很夠氣派，千金小姐有很多丫鬟陪同，她們打扮得很漂亮，穿金戴銀，什麼寶釵、琉璃、金銀珠寶都不缺的，不單不缺，而且裝飾得非常好看。這個方丈見到這個氣氛，有一次打了一個妄想：這樣都挺好的。上人說就是因為她打了這個妄想，這一生就生在一個大富大貴、有名望的家庭裏，她非常聰明。之後她做珠寶生意，專做鑽石、珍珠、玉器，總之就是做名貴珠寶的買賣，在美國、南非，加拿大這些發達國家飛來飛去，是不愁錢的。因為往昔曾打了這個妄想，所以這一生就做了女眾。她喜歡珠寶，所以就去用吧。
本來這一班小居士有很大的機會可以出家，可惜那時上人不在了。他們都沒讀完書，上人就離開香港了。這是這位小居士的故事。只是一個念頭，就得到這樣的果報。
第二個故事：這位居士也是女眾，她大約在上世紀70年代末、80年初遇到了上人，就發心去萬佛城做義工。但是她的家庭在香港屬於上流社會，她是少奶奶的身份，有個先生和女兒。遇到上人時她有點惋惜，自己不能跟上人出家，因為有家庭，但她發心去萬佛城修行，但家人反對，不給她去，甚至當她去的時候，叫美國的親戚攔住她，不給她去。很奇怪的是，她出境很順利，她的親戚看到她也當成沒看見，就給萬佛城的居士接到她萬佛城了。那她就在萬佛城修行，做義工。三年之後，她出來了，回到她家裏。她也是因為打了一個妄想，也是跟剛才的故事一樣，羨慕的心，很有氣派，富麗堂皇，穿金戴銀，華麗服飾，莊重雍容的儀表，一生就給自己享用這些東西了。當她回家跟她先生，當時她先生已經另外有一個女朋友，她就要求復合，只要他離開他的女朋友，但先生不肯，於是她就離開先生。很可惜的是，她還是嫁了人，生了個女兒。她大女兒在讀完書後，在香港的一間寺廟出家。她很有善根，雖然生長在這麼複雜的家庭裏，但都能保持學佛的心，沒有忘記自己過去修行的心願。一個修行人能夠貫徹始終是非常不容易的，是預備承受種種考驗，考不過的話就要從頭來，不僅自己從頭來，就是與自己有緣的眾生都會受到牽連。就好像這一個故事講的，自己已經做了在家人，沒有辦法，但是她的子女也是她過去的陪同眷屬。如果她子女自己本身的心願不堅固的話，也變成受到牽連。幸運的是她的子女能把持住自己，繼續走修行的路。
這兩個故事都是講我們的心念、思想、念頭，我們都要很小心來照顧它。否則的話，我們在這個娑婆世界、五濁惡世裏面，很容易被種種的誘惑影響，從而迷失了方向。種種的因緣會影響菩提心，不單是自己直接受本身業的影響，其他人的業也會影響自己。看每個人能否掌握自己。這些都是考驗。這個定力、功夫、菩提心願都需要考驗，才能看出是真還是假。可想而知念頭的重要性。
大家有什麼事情要提出來研究呢？

問答時間

問題1
譚果揚：關於打坐的姿勢，除了要注意肩膀和腰的位置，是否還有其它部位需要注意的？
興法師：要看當時的情況。
譚果揚：沒有說頭低下來時就過了頭？就是要看當時情況而定。
興法師：是。可以說香板打到哪裡，哪裡就有問題。
近孝師：我看到坐的人有時往前，搖來搖去，給我一個感覺是他昏沉，所以我會碰他的頸部和肩膀，提醒他不要昏沉。如果他的腰彎了，我會點他腰的地方，告訴他腰要直。
興法師：如果他的頭側向一邊呢？
近孝師：就算他昏沉吧。我還沒看到，如果他頭歪了，我或者碰他，或點他一下吧。
興法師：通常點到你的時候，你就會醒了，再重新端正坐姿。

問題2
女居士1：打坐的時候全身發軟，還會聽到念佛的聲音。
興法師：你當時在念佛嗎？沒有的話，你就不要聽，就你做自己的功夫。這是以前聽過的信息和聲音，它會跑出來。你做自己的功夫的時候，就不要理會這聲音。做你自己的功夫。用功，做功夫要做你自己的功夫，不要依靠外面的東西。如果你注意外面的東西，不是你自己的東西的話，久而久之很容易中招 -- 其它外來的信息給你，你會接受。所以不要理會外面的聲音，自己用功就好，因為自己用功是時時刻刻掌控著自己。

問題3
吳敏：打坐的時候，我的身體比較疲勞，腳痛的時候，我的心就用不上功夫。比如說昨天法師說腰的問題，我發現以前我有點做錯了，以前就是放鬆的時候，就會把重心移到屁股上，就會使腰彎了，今天我特別注意到這個腰的問題，因為坐了很多年了，要把腰的問題糾正過來，這個時候我的心念就轉到腰上去了。同樣的，有的時候，這個心就不再用在呼吸上。或者是腿很痛的時候，有點時候我乾脆把心放掉，就去調整身體，我不知這樣對不對？
興法師：調坐姿的時候要注意把重心放在腿上面，坐姿調理好後，我們是不需要再理會它。心念不需要再放在這個部分，你只是需要用心來調自己的功夫。
吳敏：但是腿很痛的時候，心念敵不過身體的痛，會被痛拉過去。然後回到呼吸，再拉過去。那麼這樣就覺得很辛苦，所以有的時候我就覺得乾脆先把身體調一下，然後過一段時間再回到功夫上。
興法師：可以的，不過這只是治標不治本。你只是有一陣子的舒服，但根本問題是沒有解決的，就是你舒服一會兒，之後一陣子又會再痛的。因為痛的原因就是那裡不通，沒有調理好。如果那裡的氣血經絡通的時候，自然就不會痛了。要它不痛，就等它自己好。它好了就自然不會痛了。它一日不好的時候，假如你放鬆它，它只是一下子不痛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氣散了。你坐的時候累積的能量、熱能，在你身體一動，或者放腿，或者側身，這些氣、熱能就會散去。能量散去了，你當然覺得不痛了，因為那痛的部位裡沒有了能量的衝擊，就是說沒有了幫你推功過血（推動氣血）的那股力量了，是不會痛的。而後又重新組織積累，等組織足夠的能量，它又幫你推動。它始終都要通過的，因為它是自己治療自己。你沒有條件給它的時候，它沒有辦法做自我恢復的工程，當你有條件給它的時候，它就會自己恢復自己的功能了。理解這個原理了嗎？
吳敏：我明白這個原理。我們年紀也不輕了，一下子打通也不太可能。我今天有試過，有一支香的時候，腿很痛很痛，我就是一直忍著。然後很奇怪，下一支香肯定比較麻煩，結果下一支香比較好一點，但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衝過去。
興法師：是這樣的。你坐一支香不換腿，能夠不動就儘量不動。這有很多的好處：第一，你可以身心自我治療。第二，增加精進的心力。為什麼呢？一支香一支香這樣延續下去，你都不放腿的話，你的心會很堅強。日積月累，比如你一日坐十支香，你一坐下去就不換腿了，十支香都是這樣，你一個星期多少支香啊？就是每一次的功課你都做足了，無缺了，你的功德圓滿。一個星期積累的功課，一支香一個功課，你都圓滿交好，每一支香你都圓滿，從因果上講，每個因你都種的好，不會半途而廢，累積下來，說明你有精進心、精進力。如果半途而廢，忍受不了放腿了，這支香的功課就交不足了。將來你用功的時候，你就會有一個時刻就有懈退的心出現，有懈退的障礙出現，這就是精進的心力。你能每一支香都圓滿，那你就種了精進的心、精進的因，圓圓滿滿地種下去。如果有一支香半途而廢，就有了懈退的因，就因不圓滿，將來就有一個障礙，總是提不勁用功，提不起勁去做什麼。

吳敏：我再問一下，如果50歲打坐是不是太晚了？
興法師：70歲打坐都不晚。上人教過這些弟子，而且他念佛往生，有人見到有兩個青衣童子接他往生。不會晚的，最主要是你自己的鬥志，你不要把功課編排的太緊，你怕自己做得不好，難得叫一開始就坐2個小時嗎？不可能的嘛。你編排1個小時時間，1個小時不行的話，你就編排半小時，熟練了再增加，或者35分鐘，40分鐘，45分鐘或者50分鐘，這樣遞增上去。不管怎樣編排，只要功課能圓滿就行。

問題4
張明：在打坐中一條腿麻木了，這個時候是休息還是不管它？
法師：不管它，任它麻木吧，過一段時間就會好。

問題5
周果華：請教法師，您打坐的時候念頭是什麼？
法師：我自己沒有什麼念頭。我在找“誰”？“念佛是誰”我很少提，我多數提“生此死彼，就是說來這裡投生的是誰？死去的人又是誰？”為什麼這樣問呢？佛陀說，跟《金剛經》上說“如夢幻如泡影，如露亦如電”。我們這個人身其實是一個假像、幻像，只不過是我們執著於這個幻像，執著得太堅固了！沒有都變得有！我們活在“實有執”裏面，即是執著於這個東西的實有，但這個東西本身根本是沒有的，我們想它有，想想、想想．．．就有了。  
我們就是執著於這個“實有執”。那麼既然是這樣了，生死又是哪一個？上人臨走的時候說：“我從虛空來，現在又要回到虛空去了。”講的就是這個道理，本來就是沒有的，但我們活的時候實實在在是有的，有開心，有痛苦，有快樂，有憂愁，這都是我們自己的執著。從物質方面的執著一直到感情上的執著。就像較早前看到的一段愛因斯坦的報告，提到這個宇宙是沒有東西的，物質是空的，只有精神才是永恆的。
我們見到的是什麼呢？都是假的，這都是我們的執著所顯現出來，由此可見這個“實有執”其堅固的程度我們想像不到的，可以說是很長很長的時間積累而成的一種堅執，在形意上我們實際有這種的感覺。現在的科學已經發現了這個道理了—物質不是實有的，是空的。雖然是這樣，但是科學家要謀生，一樣要工作的，要生活，雖然研究出來，知道歸知道，依然是這樣生存。
怎樣才算真真正正知道呢？唯有就是修行，唯有就是用功。將這個“執”放下，怎樣才是真正的放下？昨天講到，一切的法都是為修止觀而設的，你要做到放下就要從止觀這裡進入，觀察自己的身心。從自己的身心入手，看清楚，看明白你自己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當你看到的時候就真相大白，當時的信才是你真正的相信佛陀所講的法。 
現在的信不是真信，為什麼？因為不是知行合一。我們所知的和所行的不是畫等號的，我們知道歸知道，行為是行為，當你真正見到你的本體時，真實的時候。那時你明白原來是這樣，那個知就是真知了。見到是見到，但還是要修。累劫以來所形成的執著是非常非常堅固，不是一下子見到就已經可以解決的，還是要修，一步一步的剝落這個堅執。所以，你學習佛法而不修止觀，嚴重來講你根本就不是在學佛法。你可以說是在佛法裏面種一些善根，或者用佛法修一些福報，得到一些世間的福報，得到受用。要真正踏入佛法就要從了解自己開始，你能夠了解自己了，你才能了解世界。什麼叫世界？什麼叫宇宙？所以講，學習佛法我們從知識開始，但真正修習佛法呢，我們要從止觀開始，就是這樣。

問題6
越南女居士１:	有兩個問題。第一個是數息，她就是用數息來打坐，當她數到某一定的程度，呼吸的氣就覺得很稀，不是很粗的，那她的心應該怎樣用功？第二個問題是法師剛才講的故事，有一個方丈今生就賣珠寶，當他做方丈的時候，打了一個妄想是很粗呢？還是很細呢？我們每天都打很多的妄想，將來就不知到果報會是怎樣？怎樣懺悔？
興法師：大家數息就繼續數下去。數息數到你覺得不耐煩了，覺得沒有必要這樣數了，這樣你就可以放了，就做隨息。但隨息的一開始也是數的，開始也是由一數到十，只不過是加上心要跟着息的出入，把它練純熟。練純熟之後你還會覺得麻煩，你就不要數了。那就只有隨，心觀察這個息，跟着息出入，直到心變的細緻。
至於妄想，我們每天都打很多，怎樣應付這些妄想呢？在初期的時候，上人在金山寺、萬佛城，大家都很忙碌，為什麼？因為有很多的工作。尤其是有了萬佛城之後，大家都很忙碌。我記得我跟著一個法師，他跟我說，一天從3點半打板起床，一直忙碌到晚上10點多，都沒時間回到房間。就是一早3:30你起來做工，做功課，一直做到晚上10點鐘才回寮房休息。整天都在外跑來跑去，不是做工就是做功課。就這麼忙！你說是不是很少打妄想啊！當你忙起來想打妄想都難的。
上人說萬佛城的人都打妄想的，他們打的多數都是善的妄想，都是好的妄想，怎樣幫助人？怎樣去利益人？妄想是一定有的，但是重要的是什麼妄想？如果是自私自利的妄想，最好不要有。怎樣令自己好過？所以上人給大家很多工作，讓大家忙起來，你喜歡修福的就修福，你喜歡修慧的就修慧，修慧的也有得你修。功課有很多，工作也很多。你喜歡修什麼就修什麼。
我們每天都懺悔，最簡單的懺悔就是“往昔所做諸惡業，皆有無始貪瞋癡，從身語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懺悔。”這個是《華嚴經》的懺悔偈，可以不停地念，不停地懺悔。又或者“罪從心起將心懺，心若滅時罪亦亡，心亡罪滅兩皆空，是則名為真懺悔。”這兩首都可以念，何時何地都可以念，它都有很大的力量，尤其是冤親債主向你討債的時候，這兩首偈都很好用。向人家懺悔，人家不會不接受的。可能暫時不接受，但最終都會接受的。又或者是晚上的時候，我們念它10遍、8遍，如果有時間就多念幾遍，21遍，念完之後再休息，通常可以睡個好覺。懺悔後心會舒服、清淨一些。 
 
問題7
林果德：打坐的時候，數息隨息讓心定下來，法師有說任督兩脈、中脈，還有人會晃動、氣動，有人覺得熱，這好像是兩回事情，怎麼會連在一起？數息是要放下，定的時候怎麼會有這個事情發生？我連不起來。這是什麼原因？
興法師：數息做出來的效果是要讓我們的心安定下來。而身體氣機的活動是它自己運作的，不是我們要它怎樣。當我們沒有思慮，沒東西想的時候，我們身體的活動就會得到比較多的能量、比較多的資源做它要做的工作，它就會隨著它的工作去做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林果德：那念頭很消耗能量吧？
興法師：沒錯，是消耗能量，傷我們的五臟六腑，比如思慮憂慮多就傷肝。可想而知，當一個人憂慮的時候，他的能量消耗有多厲害！連肝正常的工作都受到傷害。它正常的工作都不是剛才說的任督二脈。打妄想是很消耗我們的能量，尤其是七情六欲，喜怒哀樂憂思悲種種的情緒很消耗我們的能量，傷害我們的身體，傷害我們的五臟六腑，傷我們的心臟。阿彌陀佛。
